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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無題〉
27
起伏平緩的速闊草原上 
散在著處處的墳塋 
灰黑色的水牛成群結隊  
低垂著頭默默地吃著草 
眼前已經乾涸了的水田中 
尚殘留著一排排可憐的稻茬 
在稻茬間露出的綠色芽尖  
承受著宛如刀刃般的晚秋寒氣  
方 才 ，還是那麼毒辣辣的烈曰 
漸漸泛出了柔和的暖紅 
萬物都沉浸在一片靜寂之中 
仔 細 傾 聽 著 夕 陽 的 沉 落 .
這是刊登在詩刊《詩聖》（1924年3月）上的_ 首草野心平（1 903— 88) 
的詩，也是這位後來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詩人公開發表的第 
一首詩。由於該詩的原稿寄自遙遠的“南支那廣州嶺南大學” ，評委以為此 
位名為草野的作者“概乃中華民國之人” ，並評價該詩説“作為詩文雖非傑 
作 ，但卻表現得毫無矯作、樸實無華” 。1草野在一生的八十五年中，從 
1921年到1925年間，在廣州尤其是在嶺南大學度過了四年多寶貴的青春時 
光 。風華正茂的青春歲月在嶺南度過，無論是作為詩人或個人，這段經歷對 
草野以後的一生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自己也經常懷念那一段經歷，以 
隨 筆 〈我的青春記〉中 “中國生活”或譚覺真的採訪〈排日運動中的中國. 
嶺南大學時代〉等文章為代表，2有許多提到當時經歷的章節。
嶺南大學對於被譽為“青蛙與富士山與傳奇的詩人.天上的無政府主義 
者”、“昭和詩史水脈中，昭和時代最後一位放射偉大光芒的詩人” 3的韋野 
心平的人生，曾經起到何種影響呢？本文特為嶺南大學的刊物寄稿而寫，因 
此打算藉此機會，對此進行深入的探討。
二草野心平在當今日本的地位
要了解詩人草野心平的其人其事，有以下幾種方法。首先是，有已經出
版的十二卷全集，4其中的年表及與他本人有關的書誌目錄、參考文獻之類的
資料相當充實，5而且他的故鄉福島縣磐城市(Iwaki)有一座市立草野心平紀念
文學館，基本上完整收集了有關草野的文獻資料。6還有與草野相關的福島縣
雙葉郡川內村的天山文庫，7那裡曾經是他本人的別墅。通過參觀這些紀念設
施 ，能夠切身體會到詩人的創作背景。總之，草野主要的出版物就有四十冊
單行本詩集，此外還有小説、評傳、自傳、紀行文、隨筆、童話等近九十冊
出版物，其他與他有關的參考文獻更是不勝枚舉。
1 大藤治郎(5fujN间） ： 〈編輯之後〉 ，《詩聖》（京都：玄文社，1923年 2 月） 。
2 參譚覺真：《潛行三十年》（東京：文言社，1977年） 。
3 出自追悼草野心平、深澤忠孝編的《草野心平：嚕嚕嚕葬送》（東京：思潮社，1989年）腰 
封上的推介詞語。
4 《草野心平全集》全 1 2卷 （東京：築摩書房，1978-84年）。
5 如注2 所示文獻中，刊登了深澤忠孝編制的年表及其他資料，草野心平文學紀念館發行的年 
表也以此為準。
6 參磐城市立草野心平紀念文學館編集：《草野心平.常設展示圖錄》（磐城市：磐城市立草野 
心平紀念文學館，1998年 。）
7 參 《草野心平與川內村》（川內村：川內村教育委員會" 1989年） 。
在草野去世十五年後的今天，雖然一般場合的日常話題中已經少有人提 
及他，但日本近現代文學史上對他的評價依然很高。現在在專門研究日本文 
學領域之外，如果想看對他的評價文字，可以參照在日本使用最為普遍的辭 
典 《廣辭苑》（東京'•岩波書店，第五版，1998年）中的如下説明：
詩人。福島縣生人。曾就學於中國嶺南大學。經常以青蛙為素材使用 
很多的擬聲詞，謳歌弱者的生命力。創刊詩刊《歷程》。詩集有《第 
百階級》 、《日本沙漠》等 。（1903 — 88)
再者，中學和高中的國語教科書中也可以看到有關他的説明。目前使用 
的教科書中雖然沒有收入他的作品，但在高中國語的輔助教材《改訂版.新 
綜合國語便覽》（東京：第一學習社，1990年）中解説如下： '
生於明治36年 （1903)〜死於昭和63年 （19 8 8 )，福島縣生人。詩 
刊 《歷程》的創辨人。無政府主義派詩人。作品有《第百階級》昭和 
3 年（I 936) ，《母岩》昭和1 1年 （193 6 ) ，《富士山》昭和1 8年 
(1943)，《青蛙》昭和2 3年 （1 9 4 8 )。
還有，日本人要查閲一般事物時所利用的比辭典更為詳細的《世界大百 
科事典》（東京：平凡社，1988年）中解説如下：
詩人。福島縣生人。慶應大學普通部就學中途，赴中國廣東嶺南大學留 
學 。1925年 ，在廣東創辦詩刊《銅鑼》。回國後，創辦詩刊《學校》， 
而後於1935年創刊《歷程》，成為該雜兹的核心骨幹。第一本詩集《第 
百階級》（1928)是全篇以青蛙為素材的表現獨特的詩集，《第百階級》 
既意指最底層的階級，又表現了超出階級史觀的原始生命意識和無政府 
主義的思想。第三本詩集《母岩》(1936)發表階段造型意識有所增強， 
同時表現了獨特的宇宙觀。二戰期間曾任職於南京政府宣傳部。當時的 
詩集有《青蛙》（1938)、《富士山》（1943)。戰後發表的《牡丹圈》（1948) 
中表現出唯美的傾向，後來逐漸向原始幻想的世界拓展，而後從《毁壞 
的風琴》（1968)發表時期，向審視自己生死的現實詩風轉移。還曾主 
持宮澤賢治、高村光太郎、村山槐多、八木重吉等詩人的全集及詩集
的編集工作，並著有許多評傳及回億錄。（飛高隆夫H id a k a T a k a o )
另外，當然還有文學專業事典介紹得更為詳盡，在這裡我們不只限於學 
者層次，而是重點考察大眾層次對草野心平的評價，所以更為詳盡的介紹在 
此不一一贅述。僅從以上這三種資料來看，便能大致了解草野的人生及其詩 
風 ，以及在當今日本受到如何的評價。此外，他還創作過學校校歌或鎮歌， 
並參與廣播或電視節目，還曾和孩子們一起出演電視廣吿。除到各處講演之 
外 ，還積極舉辦與詩歌有關的集會等社會活動，並出任詩歌H 獎等眾多文學 
獎的評委，擔任日本筆會的理事和日本現代詩人會會長。他本人也曾獲得過 
讀賣文學獎和文化功勞獎。
以下介紹幾篇他的詩作：
1 選 自 《第百階級》（1928年）（此詩系全篇都是吟詠青蛙的詩）
(1) 〈秋夜的會話〉
好冷呀 
啊好冷呀'
秋蟲在鳴叫 
啊秋蟲在鳴叫 
不久就要鑽入土裡啦 
土裡不好受啦 
你瘦了 
你也痩多了 
哪裡這麼難受呢？
是不是肚子呢 
咱們不想死 
好冷呀
啊秋蟲在鳴叫
( 2 )〈生殖 1〉
嚕嚕嚼嚕嚕嚕嚼嚕嚕嗜嚕唯嚕嚕嚕嚕嚕嚕嚼嚕嚕嚕嚕嚼嚕嚕嚼
(3 ) 〈冬眠〉
2 選 自 《日本沙漠》（1948年）
( 1 )〈我的敘情詩〉節 錄 （全詩 1 6段中的前5 段 ，以後省略)
黑暗的天像無底洞。
黑暗的路是無盡頭。
漆黑的道路伸向何方。
沒有一盞電燈的無底洞。
我在這黑暗的路上漫步前行。
〇Jt〇J  〇JI^  * * 1 ^  口 呼 可  口 0
我 的 心 。
飄向了何方。
我的心在哪裡。
昨天我也曾狼呑虎嚥。
今天我還是。
笑容滿面。
無邊無際的黑暗。
看不清是道路還是甚麼。
雖然我仍在高唱著漫步向前。 
雖然我仍在高唱著漫步向前。
口J S J  〇|J5J" 〇
去年我也在暢飲美酒。
昨天我也在暢飲美酒。
我不知道去了哪裡。
心中洞開著空虚。
襲來莫名的悲愁。
這裡是日本某處的邊陲僻地。 
抑或是朝朝暮暮生活的。 
都市 的 中 央 。
可是環視四方漆黑一片。
感覺小提琴聲依約傳來。
但這也像是一種錯覺。
(以下省略）
3 選 自 《未來》（1983年）
⑴ 〈心平〉
黑黑的空氣。
還有屋 頂 。
其上是房頂。
房頂上覆蓋著滿是黑色空氣的天空。 
其上還是黑色空氣的天空。
其上的億痕億的。
像刺莓一樣。
在 叶 吟 著 的 。
星座的軍團。
宇 宙 天 。
黑暗之中。
有一隻難以入睡的益子。
心 平 。
先前所述，草野的作品數量龐大，例舉這幾首不足以傳達他的整體風 
格 。一般認為，他初期的詩歌中含有“對生命力的讚美和無政府情調的庶民 
的反抗精神”，1930年代中期開始，“逐漸將表現意識的成熟與內在生命的 
充實匯入了他獨 i .的宇宙感覺之中” 。其中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吉田精一 
(Yoshida Seiichi)認為草野的資質是“人性底層中潛在的原始的東西和神話的 
性格”。8最近，編輯袖珍版《草野心平詩集》（東京：藝林書房，2002年） 
的文藝批評家粟津則雄(Awazu Norio)對他作出評價，引用部分如下。順便補 
充一句，粟津也是詩刊《歷程》的同仁之一。
草野心平的詩，最本質的特質之一是對每一個具體生命的直視。這 
不單單停留在人上。他身邊各種各樣的動物或植物，刀至石頭礦物， 
甚至連周圍的風景，他並不囿於曖昧的、抽象的觀念，沒有沉溺於柔 
弱的感 傷 ，而是竭盡視力之所及直視一切。但是他的獨特之處是，他 
與他眼中所見事物的關係，並不是看與被看的單向關係。可以說他與 
那些對象的關係中始終貫穿著某種深切的、生動的共存感。
草野心平有時被稱為“生活派”詩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當然這一 
句話概括不了他的全部。他的詩另一個本質的特質是，對於包容著、 
支持著自己及所有存在，超越其上的某種永劫的東西，有某種可怕的、 
活生生的、全身心的感應力。可以說，對現實事物的直視及其感應力之 
間時時刻刻的新結合，成為草野心平詩歌的最深奥的内在動機。9
以上的評價可以説是如實地評價了將生活的全部都寫入詩歌的草野詩 
風 。從以上的詩歌中也可以讀出，他全身的感應力常常具有一種節奏感，似 
乎隨時準備著將語言轉換為詩歌來表現。
三在嶺南大學的留學生活與同窗好友
草野心平由於家庭的原因，沒有與東京的父母及其他兄妹一起生活，而 
是在福島縣田町任村長的祖父和祖母的身邊長大的。也許是題外話，他從小
8 日本近代文學館編：《日本近代文學大事典》（東京：講談社，1977年初版） 。
9 粟津則雄編：《草野心平詩集》（東京：藝林書房，2002年） ，頁 118-19。
就有愛亂咬東西或人的抽風病，1(5這也許與他這種特殊的經歷有關。
從當地小學畢業後，於191 6年4月升入福島縣立磐城中學，成為美術部 
的活躍分子。1 91 9年 11月 ，在他中學四年級的時候退學，回到東京的父母 
身 邊 （此時親生母親已經去世，繼母在家） ，轉年4 月 ，插班到私立慶應大 
學普通部三年級。從這時開始他就有想離開日本的想法，曾一度希望跟隨恰 
巧來日本的夏威夷棒球隊一同去夏威夷，但未能如願，後來又離家出走，從 
慶應大學中途退學。從那年秋天開始，白天在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英語，晚上 
在東京的一所中國系統的善鄰書院學習北京話。最後，通過父親生意上朋友 
的關照，下決心去廣州。
1921年1月 ，他離開東京，經由上海來到了廣州。在父親朋友的公司裡 
邊打工邊學習英語，7 、8 月後參加嶺南大學的暑期講習，9 月進入該大學 
的 “ General Arts Sub-Freshman”班 ，成為大學裡唯一的日本學生。'轉年2 
月 ，他還去韶關拜見了北伐途中的孫中山。
9月升入 “ General Arts Freshman”，同班同學裡就有廖夢醒。她是革命家廖 
仲愷、何香凝的女兒。他在大學圖書館裡飽讀英詩，尤其著迷野口米次郎 
(Noguchi Yoneji「6 ，1875— 1947丨和美國的新興詩，還曾嘗試翻譯。還讀了王爾 
德 （Oscar W ilde，1854 — 1 9 0 0 )、惠特曼 （Walt Whitman，1819 — 9 2 )等詩 
人的作品。“形象主義派詩人艾米•洛威爾（Amy Lowell，1874 — 1925)等諸 
多作品，還有E . E .康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1894 — 1962)的薪新風 
格 ，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1878_1967 ) 、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 
1868 — 1950)和林賽（jack Lindsay，1900 — 9 0 )的作品，他對這些偏向左翼 
的作品比較著迷。尤其是從卡爾.桑德堡的《芝加哥詩集》(CWcago P oem s， 
1916)和 《煙與鋼鐵》(Smo/ce andStee/ ，1920)，還有其後很久出版的《早安美 
國》(GoodMom/ng,/Vner/c a ，1928)等詩集中，摘譯了相當多的詩歌。” 11
在這一時期，他還從日本訂閲了左翼派系及社會主義派系的雜誌，潛心 
研讀。
在校內，他組織了 “ Poetry Meeting”（包括梁宗岱、劉遂元〔後來改名 
思慕〕 、陳氏三兄弟、葉啟芳、司徒喬、心平等十二、三個人） ，他們朗讀 
各國語言的詩歌，發行了名為《文學》的刊物，召開音樂欣賞會。當時，經
10草野曾寫作題名為：〈咬.少年思慕調〉等詩，收錄於詩集《乾坤H 東京：築摩書房，1979 
年） 。
11參 〈我的青春記〉 ，《草野心平全集》卷 9 。
常創作詩歌的有梁、劉 、心平三人。
1923年3月 ，本文開頭序章中介紹的詩〈無題〉被刊登在日本的詩刊《詩 
聖》上 。該雜誌上同時還刊登了當時在山東的黃瀛（1906— ）12的詩〈早
春登校〉 ，通過這一緣分，二人開始了長年的交往。
暑假時他為參加徵兵體檢而一度回國。這期間發行了與亡兄草野民平 
(Kus'ano Minpei)的合編蠟版詩集《廢園的喇叭》 。9 月又返回廣東，在船上 
他得知了東京地區發生嚴重的關東大地震的消息（1923年 9 月 1 日 ，理氏7.9 
級）。
回到大學後，他升入了 “ General Arts jun ior”班 ，課餘打工做植物標本 
等 。這期間他創作了許多詩作。據説這一年裡作品數量多達二百一十多篇。
1924年 2 、3 、4 月他連續發行了詩集《天空和電線幹》卜 I I 、III集 。 
發行處都是“中華民國廣東嶺南大學草野方（I集省略了草野方）天空和電線 
幹詩社” 。6 月 ，他到途經香港的“總統號”船上，拜訪了赴北京講演的印 
度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 a g o re，1 861 — 1 941 ) 。在暑假回國期間， 
舉辦詩會，拜訪詩人山村暮鳥(Yamamura B ochb，1884— 1924)，13積極參 
與了與詩歌相關的各種活動。
9 月 ，他升入 “ General Arts Senior”班 。同時，擔任新開設的日語講座 
講師。這一時期，他在廣東的教會作為基督教徒受洗，但馬上又還俗。他還 
參加了在日本租界沙面舉辦的短歌會“一葉會”。9月發行詩集《BATTA》（蚱 
蜢） ，1 2月發行詩集《踏青》 。
1 9 2 5年 2 月 ，創作了戀愛詩集《91 9》（發音讀作“kiku”） ，但據説他 
考慮到與革命氣氛濃厚的廣東形勢不相符，因而又將其廢棄。
4月 ，創刊同仁詩刊《銅鑼》（中華民國廣州嶺南大學，銅鑼社）。同仁有 
黃瀛 '原理充雄 (Genri Micuo)、劉遂元、富田彰(Tomita Akira)、心平五人。 
B5 版變型，蠟版印刷。
6月2 3日 ，由於五卅運動的波及和廣州沙基慘案的影響，嶺南大學校內
12黃瀛，詩人。母親是日本人，生於重慶，幼兒時期在日本生活。在中國上學畢業後，入日本陸 
軍士官學校學習。日中戰爭期間任國民政府的少將。新中國成立後，任教於四川外語學院。 
1923年在《詩聖》雜誌上與草野心平的投稿被同時刊登以來直保持著交流。詩集有《景 
星》（1930) ' 《瑞枝》（19 3 4 )等 。
1 3山村暮鳥，詩人.群馬縣生人。經歷了不幸的幼年後，信仰基督教。直到患肺結核為止，一直 
是同時進行傳道和文學創作。 1915年出版的詩集《聖三稜玻璃》 |以清新獨特的風格被矚 
目 ，其後詩風向人道主義轉變，被稱為民眾詩派的詩人。
也掀起了排外運動。7 月 7 日 ，他在好友們的掩護之下逃離廣東，回到日 
本 。那時帶出了尚未裝訂的《銅鑼》3號 ，暫時寄居在為準備入學考試而從青 
島來東京的黃瀛的住處，在那裡完成了裝訂、發行、郵寄。
之後他專心致力於詩歌創作，於 1 9 2 7年出版了鉛字印刷的第一部詩集 
《第百階級》。1940年 ，嶺南大學時代的好友林柏生14在當時擔任汪精衛政 
府的宣傳部長，受林柏生之邀，他又攜家眷來到南京，重新開始了在中國的 
長期生活，當時的具體情況擬待其他機會再詳述。日本戰敗後，他在南京日 
僑集中營中生活了一段時間後，於 1946年 3 月回國。
再往後，於1956年9月 ，他作為訪華文化使節團副團長再一次踏上中國 
大地，訪問了廣州嶺南大學（現在的中山大學） ，與老同學梁宗岱、葉啟芳 
等人重逢。其後於1968年4月在訪問蘇聯和歐洲的歸途中，順道在香港又與 
嶺南大學時代的老同學相會。當時的情景在許錫慶的〈草野心平順訪香港〉 
一文中有詳細描述。15
最後總結一下嶺南大學的學友們。直接將固有人名寫入詩中的有〈離開
廣東之前〉、〈柏生不要死〉、〈我堅信我期待〉等詩。〈離〉詩描述了 1925
年 7 月逃離廣東時的情景，當他喬裝改扮從租界混入中國人居住區時，被好
友林柏生認出，在吃驚之餘，也聊起了相識好友們的情況。聊起鍾世芬去了
北京又返回的事；在示威遊行中流血受傷的Miss廖 （夢醒）的事；還聊起了
劉 （遂元）的風流韻事；還談起在大學的布吿欄上看到陳先生（？）陳屍街
頭的照片之事。〈柏〉詩中寫的是得知林柏生於1939年3月在香港被打傷的
消息後，焦急地祈禱死神不要降臨的心境。〈我〉詩寫的是，曾在東京銀座
和劉遂元、葉啟芳二人一起聚會時，得知了蘆溝橋事變的消息，二人決心立
即回國投身抗戰的事。1943年 ，當時在南京的草野，懷念那些久無音訊的好
14林柏生（1901 — 4 6 )在日本的人名辭典中介紹如下：中國的政治家。字石泉，廣東省人。留 
學法國》1932年以後，作為汪兆銘一派的成員，主辦機關報《中華日報》等 。在日中戰爭期 
間參加汪兆銘的和平運動，任傀儡政權的行政院宣傳部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南京被 
槍決。
1 5參 《草野心平全集》卷 3 附 錄 “月報” 。譚覺真《潛行三十年》等再收錄。
1 6 除了廖夢醒和林柏生，他在詩中或隨筆等文章中提到的主要同學如下：
羅孝明（前輩，在橫濱中華街經營餐館）、陳榮捷（前輩，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教授東洋文化 
課）'湯澄波（其妻子也是嶺南大學校友）、司徒喬（畫家，住閣子樓時的同屋友人）、饒世 
芬 （勤工儉學時的友人）、葉啟芳（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劉思慕（原名“遂元” ，國際關 
係研究所所長）、梁宗岱(文學小組同仁•在學期間退學去瑞士、巴黎；將陶淵明的詩翻譯成 
法文）、許錫慶（隨筆〈草野心平順訪香港〉的作者，不是嶺南大學而是廣東中山大學）、盧 
觀 偉 （基督教關係者）、陳相生（音樂愛好家）、陳玉麗（出生在爪哇的華僑|女性）、利芳 
珍 （女性） 、甘生馨 （英語班學生，女性） 。
友們，期 盼 “再次與你們相抱的一天。私堅信著，我期待著” 。除此之外， 
在他的隨筆中也曾提及許多同學和老師的事情。
草野在日中戰爭期間，寫過許多讚美戰爭的詩歌，在與中國的關聯方 
面 ，他曾經協助並參與了汪精衛親日政府的工作。關於他的這種舉動，雖然 
其後曾有許多不同觀點的評論，但是他與中國的關聯舉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 
嶺南大學時代的舊友關係I6的影響。這一點將在下一章節中詳述。
四 草 野 與 嶺 南 大 學
草野心平中學時代愛畫油畫，對美術抱有興趣，反而在嶺南大學時，嘗 
試過翻譯美國詩歌、組織文學小組、給詩刊投稿、出版油印詩集等，總算開 
始了其後漫長的詩人生涯。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其後的一生之中，當他的 
心嚮往中國和亞洲時，心底便會湧•現出大學時代的經歷。他在戰後1 953年出 
版的詩集《亞細亞幻想》的題辭中這樣寫道：
從潼關繞道鄂爾多斯來到甘肅。如果再組織逆流而上的黃河探險 
隊 ，我將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其中的一員。作為一個詩人盡情吟詠黃河 
兩岸的自然。
二十五歲以後到四十多歲之間的作品之中，幾乎全是編入了寄情 
亞細亞的幻想風格的作品，這些作品似乎是廣東學生時代探險夢的一種
變 形 。17
嶺南大學時代對他的詩歌創作及後來的人生所具有的意義被人們廣有論 
及 ，比如詩人長光太(Cho Kota)重視草野在接觸曰本詩歌之前，先接觸到並癡迷 
於美國現代詩歌尤其是卡爾.桑德堡的作品，認為草野的詩歌中愛用俗語的風 
格 ，可以看得出是受到桑德堡的詩中多用低俗英語的影響。又注意到草野在中 
國民主革命的根據地廣東接觸到了桑禳堡的詩歌，認為草野在當時排日情緒高 
漲的日中關係下，也站到了中國民眾一邊，對中國抱有故國之情。18
而且，吉田熙生(YoshidaHiroo)認為，草野的內心中時刻懷念著嶺南大學
1 7草野心平：《亞細亞幻想》（東京：創元社，1953年）。 
1 8長光太：〈形與史〉 ，《草野心平全集》月報合本2 。
時代與中國同學結下的深情厚誼，這種情結後來發展成將中國當作“第二故 
/•
鄉”的心理，這也是草野於1 940年再赴南京的理由之一。草野對中國人民的 
“寬宏大度的態度”深為敬佩，尤其是在抵制以日本對華二十一條為代表的半 
殖民地化政策而開展的排日運動中，1 923年9月 ，日本遭受關東大地震的天 
災之際，嶺南大學學生自治會呼籲“應將支援抗災與反對日本政府的政策區 
別對待” ，並積極開展了支援救災活動。中國人的這些行動深深打動了他。 
吉田認為“對於草野來説，（汪精衛政權標榜的）‘全面和平’，恰是嶺南大 
學培養的友誼在國家的規模上的再現和擴大，那是為對抗美英兩國的強 
‘蛇’ ，作為弱者的日本和中國的‘青蛙’們結成的同盟” 。19
在這些評論的基礎之上，筆者擬就“日語的再發現”及 “與中國的關聯 
的想法”為重點加以論述。他在詩集《凹凸》1 9 7 4年中的“備忘錄丨丨”裡 ， 
詳細記述了半世紀以前在嶺南大學，少數好友每月舉辦一次的 “ P o e t r y  
Meeting”的活動。大多是在有家室的美國教師家中舉辦，大家聆聽老師的鋼 
琴演奏，學生們用法語、英語、漢語等朗誦詩歌。有一天，心平用日語朗讀 
詩歌。那是一首山村暮鳥2°的 詩 ，詩文開頭有這樣的句子：
春天
春天
又是清晨 
又是雨後 
啊 啊 ，多 好 呀 ！
為了解發音，現將這首詩用羅馬字（英文字母）標寫如下：
Haru da / Haru da / Soshite asa da / ame agari da / Aa ii 
聽到這首詩的一位名叫布里達的美國德語老師感歎道：“這首詩聽起來 
太像西班牙語啦！” ，心平很是吃驚。這句話可以説是讓心平“對日語音韻 
感的一次頓悟” ，從此使他發現了一個新世界。
1 9吉田熙生：草野心平詩集《凹凸》的解説人。
2 0山村暮鳥的長詩〈春〉 ，載詩集《土的精神》（東京：素人社書屋，1 9 2 9年）。原作為長達 
六十多行的長詩，在此只列出第一段。全篇均為平假名書寫。春天晨雨過後，寄情於從土中鑽 
出的小蟲們在陽光的沐浴下謳歌生命，表達了飽受悲苦的人們企盼有朝一日陽光普照的願望。 
詩 中 曾 反 覆 使 用 (fuwafuwafuwafuwa)這種表現浮游感的擬聲詞，烘托 
出現實與希望（夢想）交織的混沌空間。
在這之前，心平一直覺得只有歐洲的語言或漢語中才有音韻感，日語中 
沒有音韻感。他在“備忘錄丨丨”中寫到，德語老師的一席話，“使我領悟到， 
日語也具有自身獨特的、普遍的音韻感” 。而且，他當時擔任日語講師，常 
常遇到日語發音困難的問題。這大概與他的老家是日本口音最嚴重的東北地 
區的福島縣有很大的關係（比如説，連他自己也不會區分 i 和 e 的發音）。
他懷有“在廣州，對日語音韻感的頓悟以及自己在日語發音上的笨拙” 
這種內心的矛盾，而這種矛盾一直伴隨了他的一生。《青蛙》等詩集就是一 
個典型，其中多用擬聲詞，重視節奏感和音韻感（也許很多是無意識的）， 
他的這些詩歌風格，大概可以説是源於這次經歷的強烈的心理衝擊。
還有一點，就是他與中國的關係問題。原來被認為是無政府主義或現實 
主義的草野，在二十多年後的日中戰爭期間，任職於被稱為傀儡政權的汪精 
衛政府，出席大東亞文學家大會，不僅沒有對當時的軍事統治抱有懷疑，反 
而連續發表對其大加讚美的詩歌，對於此種行為，後來曾整理了有關草野的 
詳盡資料的深澤忠孝(Fukasawa ChDk5)評價得頗為微妙：
且 不 說 其 他 ，《亞細亞的天空》中 幻 想 的 “牡丹圈”之 上 ，迷漫 
著 一 種 “空洞虛無” ，將心平 籠 罩 、包裹在内。
心平盼望著被籠罩、被包裹。這象徵了王的誕生儀式，具有神話的 
意 義 。
但 是 ，現實 終 究 是 現 實 ，事 實 終究是事實，重重地壓向心平。 
《亞細亞幻想》這本難以理解的詩集產生的必然性也就在此，而在最 
後 ，詩 集 《絲綢之路》的光輝燦爛也緣於此 。21
這樣看來，心平與中國的關聯中的關鍵之處似乎從詩集《亞細亞幻想》 
中可以找到，詳細的探討擬待其他機會。結論至此之前，深澤認為，在中國 
的經歷，尤其是以1 938年為期兩個月的中國旅行為契機，在心平的心中形成 
了 “天的思想” ，而對草野的資質本身，評價如下：
心平原本不可能成為徹底的無政府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雖然在
2 1 深澤忠孝：〈草野心平的詩與遍曆〉 ，《草野心平：嚕嚕嚕葬送》 ，頁 211 - 1 7。
某一段時期内，無政府主義者或現實主義的傾向比較明顯，但無論是 
作 為 生活者也好，還是作為詩人也好，決定其根本的還是他的情動  
性 。從他童年時代的成長史來看，也能看到農本主義傾向很強，雖然 
他 提 出 “第百階級”這種新奇的想法，但 實際上，他的階級意識很淡 
泊 ，相 反 ，他的村落式的共同體意識倒很強。22
要弄清這個問題，應該探討一下草野在中國或者是他在面對中國時，他 
是站在一種甚麼樣的角度和立場，換而言之 > 就是中國在他的內心裡，到底 
有多深的融合程度問題。就這一點，筆者覺得，草野雖然常將中國或中國人 
的感情作為文學素材，但與其説他是站在中國民眾一方，不如説他還是從未 
離開作為一個日本文學家和詩人的立場。也就是説很難斷定他是徹底地站在 
中國民眾一方的立場。也許有些偏離本文的主題，在本次課題的研究中，以 
中國文學為專業的筆者，總想尋找出草野與中國文學及中國文學家的關聯之 
處 ，然而在他的著作之中卻只能找到一兩個曾有直接關聯的事例。
我自己雖然不是文學專業，卻 參 加 了 名 為 “Literary Club”的文 
學俱樂部。因而我的朋友圈内幾乎全是該俱樂部的成員。俱樂部成員 
裡確實有些秀才。當時在北京和上海和廣東發行了名為《文學》的報 
刊型旬報。魯迅等人就是上海的成員。在廣東是以我們文學俱樂部成 
員為中心發行的。現在看來也許是相當不成熟的東西，可在當時卻是 
相當權威性的東西，正 好 那 時 《阿 Q 正傳》發行了單行本 。23
這裡所提到的《文學》報 ，應該是指1921年5月創刊的文學研究會的機 
關報，即持續到1929年6 月的《文學週報》。該報從第1期到第171期一直 
作 為 《時事新報》副刊發行，在 8 0期之前報刊名為《文學旬刊》 ，從 8 1期 
(1923年 7 月3 0 日）開始成為相對獨立的周刊，報刊改名為《文學》。在文 
學事典史上説明，《文學》“曾經是創造社或鴛鴦蝴蝶派以及學衡派之間展開 
論爭的陣地”。24這可能不是他們的，而是在上海發行的。草野曾參與的廣 
東發行的刊物及相關活動時間的具體關聯，目前尚不明了，還有待留作今後 
2 2同注21 »
2 3草野心平：〈回憶嶺南大學〉，《支那點滴》全集卷8 (東京：三和書房，1939年），頁 68- 
69 °
2 4丸山昇等編著：《中國現代文學事典》（東京：東京堂出版，1985年） ，頁 2 3 5 。
的研究課題。
起碼在此發現了草野與中國近現代文學之間僅少的關聯之處，他在其他 
場合也曾提到了與這些幾乎同樣的內容，25但是此外無論是從質的方面還是 
量的方面卻再沒有其他任何的具體進展。總之，自那以後，他從未提到親自 
參與過的中國近現代文學的話題。
也許客觀上的原因之一是不久以後發生的排日運動迫使他不得不離開中 
國 。還有就是草野回到日本以後，雖然仍堅持詩歌創作，但為了維持生計而 
頻繁調換工作，根本無暇顧及與中國文學的交流。再有就是，草野在去廣東 
之前，並未對中國抱有太大的關心，對中國文學也沒有甚麼特別的興趣。在 
嶺南大學學習期間，主要是向日本的詩刊投稿，回國探親之際積極與日本的 
詩人們進行交流，對日本文學和日本的文學家尤其是詩人抱有強烈的關心， 
這也成為他其後一生作為詩人的原動力。另一方面，如前所見，他自S 對當 
時的中國文學即同時代的中國文學雖然不是完全不參與，但其關心程度並沒 
有更大的持續和發展。這也許還與嶺南大學的特殊性有關。下面再從另一個 
角度看一看草野所描繪的嶺南大學的環境吧。
我們的學校位於沙面租界和廣州市對岸的河南島上。所 謂 島 ，不 
如說是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方圓二十多里的綠色地帶。其中有一處 
名為七星岩的山峰，因為幾座山的排列恰似北斗七星，故而得名。有 
兩座古代的塔。學校屬於外國資本的教會系統，規模相當龐大。校園 
内有專屬的郵局、香港及上海銀行的分行，還有一座規模不大但專為 
學校使用的發電所。綠色的草坪，榕 樹 、椰樹和橡膠樹等樹林成蔭， 
在起伏的綠色丘陵或平地間，當時就有二十四個網球場。農場使用大• 
規模化農耕，宛如橄欖球隊運動服的條紋一樣整齊排列著菠蘿、木瓜 
和 香 蕉 田 。有去沙面和廣東的定期汽艇和摩托艇。26
在支那的大學中這裡應當算是費用是相當昂貴的，所以有許多布 
爾喬亞子弟，也有出手大方的華僑闊少或豪商豪農的公子哥們。
吊兒郎當的學生很多，但也有些出類拔萃的好學生。這不僅在我
2 5草野心平：〈梁宗岱的其人其事〉 ，《支那點滴》 ，頁 1 0 3 。 
2 6草野心平：〈回憶嶺南大學〉 ，《支那點滴》 ，頁 6 7 。
在甚麼學校都一樣，都有勤奮好學的學生和懶學生。懶學生主要 
是華僑富商的公子哥們。以美國和南洋的華僑為多，他們完全美國 
化 ，愛玩美式足球，每人都有好幾身高檔西服。但也有刻苦認真的學 
生 ，這些人往往在甚麼時候就成了這些華僑學生的領頭人。28
再看教師們的情況，他回憶説“五分之二是中國人，五分之三的大部分 
為美國人，還各有一名英國和德國的教師” 。教員們也都住在校園內，單身 
教師住在學生宿舍中的大房間，大學生們每到星期天都聚到屋子裡，閒聊一 
個小時，使用的語言都是英語。另 外 ，成家的教師住在校園裡的獨門獨院的 
住宅，學生們星期天經常被邀請去老師家晚餐。草野提到過布朗奈、格里古 
斯 、鄧肯等教師的名字，常描述他們都是非常和善的教師，所以要提“難忘 
的恩師”時 ，很難只選擇一兩個。29
如此看來，該大學雖然説是“中國的大學” ，但卻有其特殊性。草野在 
記述日中戰爭爆發的文章中寫道：“因為我們的大學所處的地區被當作治外 
法權區域，所以倖免在此次事變中遭受我軍的轟炸”3°。關於此處所描寫的當 
時的狀況，有待更詳細考察，但至少可以證明作為美國基督教派系的嶺南大 
學 ，其自身也許就是與世隔絕的一種租界狀態。雖然他也偶爾到廣東的市鎮 
中接觸老百姓的生活，自己也不會過著奢侈的生活，但校園內的生活氣氛恐 
怕與中國普通社會的氣氛大不相同。特別是如上文介紹的那樣，雖然他曾經 
多次提到同齡的中國同學，但教師卻更多地提及美國教師，可見他所憧憬和 
關心的事情，不僅限於中國國內，可能更多的還是在中國之外。
他曾回憶説，“那時候我也曾想，如果中國和日本爆發戰爭，我將要站 
在中國一方與日本軍戰鬥。”31可見這種學生生活，一方面使他對排日思想 
產生同感，另一方面也更加深了他自己作為一個日本人的意識，最終使他成
們學校，在支那全國的大學似乎都是普遍現象。27
2 7同注2 6 ，頁 6 8 。
2 8草野心平：〈支那的青年層〉 ，《支那點滴》 ，頁 8 7 。
2 9草野心平 I 〈馳騁青春 I 嶺南大學的教師們〉，收錄在《在永無停息的時光裡》全集卷12 (京 
都 ：PHP研究所，1979年） ，頁 6 5 。
3 0草野心平：〈回憶支那女學生〉，首先刊登於《國民評論》（1939年 1月），其後又被收錄在 
《支那點滴》（19 3 9 )卷 8 ，頁 9 1 。
3 1同注2 9 ，頁 7 0 。
為了作為日本詩人的文學創作者，但最終卻沒能促使他與中國的文學創作者 
之間的連帶交流。筆者以下的推論也許是無視了歷史法則，如果當時他在中 
國的生活時期能再長一些，與中國人的接觸能再深一些，有機會與中國的文 
學家們進行交往，使他對中國的關心有所持續和發展，即能以中國人的感性 
表現中國的事物或人民的話，在日後舊友邀他參與南京政府的工作時，他也 
許會作出其他的選擇。如前所述，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有必要對當時的嶺南 
大學的狀況，尤其是學校是如何安排漢語和中國文化或與文化有關的課程及 
教員的情況，進一步詳細探究。總括來説，在某種意義上看，可以説他雖然 
身在中國，但卻置身在一個國中之國的另一個世界中。還可能是由於太年輕 
的他對外界事物認識不足所致。再有就是，如上文深澤忠孝的評論所説的， 
是應該歸咎於他“情動”的資質。正是這些錯綜複雜的原因的交互影響，決 
定了他其後一生的命運。 '
五 終 章
在八十五年漫長的一生中，詩人草野心平從1921年至1 925年在廣東， 
1940年至1946年在南京，兩度體驗了長期的在華生活。這些經歷無疑都充 
分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本文以他最初在嶺南大學的生活體驗為中心，探 
討他與嶺南大學的關係，從而證實，嶺南大學的生活經歷作為一位詩人的起 
點 ，具有相當大的意義。第二次赴華常駐的原因，也與在嶺南的生活體驗密 
不可分，關於這一點，擬待另文再敍。
在嶺南大學的生活中體驗的文學或語言的相關知識，對他的詩風產生了 
相當大的影響|在此結下的友情也左右了他其後的人生道路。筆者曾試圖探 
討尋找他與同時代的中國文學更多的關聯點，但至今尚未取得令人滿意的結 
果 。其原因或許與作為美國教會學校系統的嶺南大學在中國的特殊地位或他 
本人性格上的“情動性”以 及 “村落式的共同體意識”等都有關聯。今後， 
由衷期望以這篇論稿為契機加強與嶺南大學的交流，共同探討餘留的諸多課 
題 ，並期待雙方進一步開展協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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